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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爱对你说

一

浦江市安丰路靠近黄山路口 , 沿路两丈多高的围墙 , 将数幢花

园式别墅圈住 ; 别墅之间设有围墙相隔。其中号码为安丰路 976 号

和 978 号两座别墅是紧邻 , 大门都向南开在安丰路上。时际仲春 ,

安丰路两旁高大的法国梧桐 , 已是枝繁叶茂 , 浓阴蔽日。中午时

分 , 晴日当空 , 路上行人稀少。此时 , 976 号大铁门边 , 站着一位

年约 20 多岁 , 手握羽毛球拍的漂亮女孩。女孩上穿白的确凉衬衫 ,

下穿蓝哔叽长裤 , 脚上穿的是白色运动鞋。女孩两颊红润 , 额头和

鼻端缀满细密的汗珠 , 满头秀发只用一根橡皮筋绾在脑后。她抬头

看看大铁门 , 举起左手 , 略微迟疑了一下 , 向大铁门轻轻一拍。稍

稍等了一会 , 即加重拍了两下 , 赶紧后退一步 , 面色略显紧张地看

着大门。过了约分把钟 , 哐当一声 , 大门开处 , 门内出现一位身穿

草绿军装的年轻军人。

“同志 , 你找谁 ?”军人问道。

“我和姐姐打羽毛球不小心 , 羽毛球掉进了你们大院。”

“那就进来找吧 !”

女孩进入大院很快便在花丛里边找到了羽毛球。

“呀 , 这花多好看 !”女孩对院子围墙边盛开的蔷薇花发生了兴

趣 , 然后她略带羞怯地问道 :“我摘一朵行吗 ?”“可以。”军人回答

得很干脆。女孩略微端详了一下 , 欠身轻轻摘下了一朵含苞欲放的

蔷薇花 , 凑近鼻尖闻了闻 : “真香 !”边说边向军人投来感激的一

笑。随后跨过铁门 , 军人紧随其后 , 在关大铁门时 , 女孩不经意地

回眸一笑 , 正好和军人的目光碰在一起 , 二人目光相接 , 双方内心

都有一股说不出的异样的感觉。

军人关好大门 , 内心若有所失。车转身 , 猛抬头 , 见单位领导

单副处长就站在二楼阳台上注视着自己 ! 军人内心扑咚一跳 , 眼光

不自然地避开了单副处长 , 加快了脚步 , 匆忙走进自己的宿舍 , 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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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爱对你说

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避开父母一样。对周围的人和事 , 都要保持应

有的警惕性。对陌生人更不能随便放进营区 , 这些都是单位领导经

常告诫的。刚才让一个不认识的女孩随便进入单位大院 , 这不有违

单位的规定了吗 ? 军人越想越觉得不妥 , 离上班还有一个多小时 ,

军人打算利用这一个多小时 , 把思绪好好理一理。

军人名叫张志远 , 27 岁 , 中等身材 , 看上去有几分书生气。

部队的磨练又让他多了些男子汉的阳刚和军人的英锐。

张志远的老家在浙江省雁荡山区农村 , 60 年代中期 , 他高中

未读完 , 适逢文化大革命 , 他只好回乡务农。1966 年参军 , 分配

到南方军区守备三师直属队当兵。由于张志远既能吃苦耐劳 , 又有

一定的文化知识 , 平时和战友们相处得也很好 , 入伍不到一年 , 便

被提拔为文书。1967 年 , 张志远所在部队接受“三支二军”任务 ,

来到中国繁华大都市浦江市。张志远和直属队干部科的周林干事被

分配到浦江市人民广播电台“支左”。在一年多的“支左”工作中 ,

张志远和周林吃住工作都在一起 , 从此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“支左”结束之后 , 周林和张志远回到各自的岗位 , 虽然二人

职位不同 : 一个是干部 , 一个是战士 , 但是并没有因此影响相互间

的交往。周林对张志远既是一个干部对战士 , 又是一个兄长对小弟

(周林年长张志远 5 岁 ) , 始终关心着张志远的成长。工作之余 , 周

林总是要抽点时间和张志远谈谈心 , 双方谈得最多的除了生活琐事

之外 , 理想、前途、入党、提干等等 , 也是常谈的内容。张志远在

周林的鼓励下 , 工作越发勤奋 , 不久便入了党。入党一年后提干当

上了排长。从此张志远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官。在这之

前 , 周林已被调到浦江军区政治部干部处工作。

文革中期的 70 年代初 , 对搞文革运动的部队军以上机关进行

整顿。浦江军区机关属于被整顿之列 , 一大批造反派从部队机关被

转了出去 : 有的复员转业 , 有的被下到基层。机关干部缺额 , 需要

从基层调一大批干部补充 , 而这项工作具体的职能部门是浦江军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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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干部处。在调干过程中 , 周林想到了张志远 , 于是 , 经周林推

荐 , 领导研究决定 , 张志远从南方军区守备三师直属队被调到浦江

军区敌工处任干事 , 刚刚到任不到一个月。

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 , 敌工处和军区司令部机关是分开办公

的。现在这个安丰路 976 号的办公地点 , 原来是浦江市一个很有名

气的经营服装的资本家的住宅。文化大革命开始 , 资本家被迫迁

出。当时 , 浦江军区住宿和办公用房较紧 , 于是市委就将这栋花园

别墅给了浦江军区。因为敌工处不方便在机关大院办公 , 这栋别墅

就派给敌工处做办公室兼宿舍。这栋小楼房独门独院 , 面南背北 ,

上下三层 , 打蜡地板 , 玻璃钢窗 , 大小 20 多个房间 , 厨房卫生间 ,

设施齐全。敌工处的 10 多名干部 , 加上一个勤务兵 , 办公、住宿

全部解决。张志远的宿舍在底楼 , 办公室在二楼。平时上班时间外

面来人 , 都是勤务员陈兵开门 ; 休息时间外面若有人来 , 谁听到敲

门声和揿电铃的声音谁就主动去开门。今天中午勤务员小陈在午

睡 , 张志远在宿舍看书 , 听到外面有人敲门 , 便放下书本主动去开

门。想不到这一开门 , 却给自己惹来了一个小小的麻烦。

下午上班 , 张志远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办公室。他正在想

要不要把中午开门的事向单副处长作汇报的当儿 , 单副处长却找来

了 :“小张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”! 单副处长神情严肃地站在张志远

办公室的门口 , 连门也没进 , 说完转身就走。

张志远对这位单副处长有点儿敬而远之。敌工处的正处长姓

刘 , 在浦江市公安局“支左”, 进了公安局的领导班子 , 处里的工

作由单副处长全权负责。张志远记得 , 刚到敌工处报到的那天 , 就

是这位单副处长接待他的。那天单副处长对张志远说 : “小张呀 ,

你能到我们处工作 , 这是你的光荣 ; 我们这个处和机关的其他处室

不同 , 我们是搞对敌斗争工作的 , 对干部素质要求很高 , 工作上不

能出丝毫的差错。每个同志都要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。特

别是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 , 千万不能松 , 否则弄得不好就要出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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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。这些 , 你可千万要记住呵 !”

单副处长的话张志远记忆犹新 ,联想到今天中午为一个陌生女

孩开门的事 ,不禁有点儿胆怯起来。心想 :单副处长八成是为这件

事。

“来 , 这边坐。”单副处长边说边将放在一旁的椅子向他对面挪

了挪。让张志远坐下。

“小张 ! 你知道我找你为什么事吗 ?”张志远刚落坐 ,还没有来得

及回答 ,单副处长又亮开了他的男高音 ,“你是咋整的 ? 尽找麻烦 !”

单副处长叫单振东 , 是东北人 , 身材魁梧 , 皮肤黝黑 , 说起话

来高喉咙大嗓门。解放战争初期单振东还是一个十六七岁的放牛

娃 , 在人民解放军攻打长春的战役中 , 他的家乡获得解放。解放军

行军经过他的村庄 , 他正好在放牛 , 他硬是扔掉牛绳 , 要跟解放军

走。解放军见他年龄小 , 劝他过几年再当兵 , 他说什么也不肯。解

放军只得将他留下了。随后 , 单振东随部队转战东北。东北全境解

放以后 , 他随部队入关 , 先后参加了平津战役、淮海战役和渡江战

役 , 一直打到浦江。由于他作战勇敢 , 屡立战功 , 提升很快 , 在解

放浦江的战役中 , 他已经是 38 军区 96 团一营营长了。在攻打浦江

邮电大厦的战斗中 , 敌人一个加强连 , 200 多人据守邮电大楼负隅

顽抗。当时一营担任主攻 , 部队久攻不下 , 可急坏了单振东。单振

东见硬攻不奏效 , 便拿起喇叭对敌人展开政治攻势。可不巧的是喇

叭里的电池没了 , 喊不响 , 他气得把喇叭扔进了苏州河 , 扯起嗓子

向敌人喊开了话 :“蒋军弟兄们 ! 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得严严实实 ,

顽抗是没有出路的 ! 摆在你们面前惟一的出路 , 只有向人民解放军

投降。只要你们放下武器 , 我保证你们人身安全 ! 你们听见了吗 ?”

等了一会儿 , 单振东见对方没反应 , 他突然冒出了一句东北方言 :

“咋整的 , 土圪塔似的 !”这时候 , 对方出来一个人也用东北方

言和他答上话 :

“长官 , 你是东北人 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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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老家在长春郊区三里屯”。单振东赶紧告诉对方。“我说呢 ,

咱们可是地地道道的老乡 !”对方此话一出 , 单振东立即接上话茬

问道 :“那你家住哪 ?”“长春郊区五里沟 !”“哎呀 ! 老兄 , 咱们可

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, 一家不认识一家人哪 ! 还打个什么劲 ?”单振

东赶紧展开政治攻势。“你刚才说能保证我们安全 , 说话可算数 ?”

敌军连长有点儿不放心。“咋不算数 ? 我是营长 , 说到做到 , 你们

不要磨蹭了 !”单振东立即拍胸保证。“我是连长 , 我这就叫弟兄们

放下武器 !”于是 , 那个敌军连长就叫士兵将武器全部放下。那些

国民党士兵已经被围困了三天三夜 , 本来就不想再打下去了 , 叫他

们放下武器 , 正是求之不得。一个个将武器扔出大楼 , 打着白旗走

了出来。就这样 , 一营没有损失一人一枪 , 攻下了邮电大楼 , 俘虏

了二百一十七人 , 缴获各类武器三百多件。单振东被 38 军记了一

等功。由于单振东不用扩音喇叭 , 单凭大嗓门喊话瓦解敌军取得成

功 , 于是战友们便给他起了一个绰号 , 叫做“大喇叭”。领导认为

单振东做敌军工作还可以 , 解放后便将他从基层调到机关 , 当上了

敌工处副处长。他的一些原来的领导、战友见到他不叫他的名字 ,

也不称他的职务 , 仍然亲热地直呼他的绰号“大喇叭”。

“单副处长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”张志远不安地说道。

“不明白我的意思 ? 那么我问你 , 中午你将一个女孩放进我们

的院子是不 ?”

“是的。她的羽毛球落进我们院子 , 是我开门让她进来拣羽毛

球的。”

“那你知不知道这个女孩是谁家的孩子 ?”

“不知道 !”

“不知道就好。我告诉你 , 这个女孩子就住在我们隔壁 , 她的

父亲就是中国京剧界赫赫有名的邹正刚 ! 邹正刚可是个大大的反动

戏剧权威 , 他反党反社会主义 , 连伟大领袖毛主席都反。他现在被

关进了牛棚挨批 , 是专政对象 ! 你和他的女儿有什么好说的 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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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志远越听越心惊 , 心想 , 这下可闯下大祸了 !

“我实在不知道她是邹正刚的女儿 , 要是知道我绝对不会放她

进来的 !”张志远说的是实情 , 他确实不知道女孩是邹正刚的女儿。

这一点单副处长心里也是明白的。看到张志远神情紧张 , 额头上已

经渗出了汗珠 , 单副处长也就放缓了语气 : “小张 , 你刚来我们这

里 , 对周围的环境还不太熟悉 , 以后要多问问。还是那句话 , 时刻

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!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?”

“从今以后我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 , 时刻不忘阶级斗争 ,

提高革命警惕性 , 决不辜负组织和领导的关怀 !”

“这就对了 !”单副处长点点头。

张志远回到办公室 , 同办公室的宣传干部杨怀和叶明慧在整理

稿件 , 沈浩还在卫生间对着镜子忙乎。和张志远一个办公室工作的

就这四个人。这四个人属于敌工处下设的对台对外宣传小组。敌工

处下设二个工作小组 , 还有一个是综合工作小组 , 办公室在三楼。

对台宣传小组的任务是 : 组织对台宣传稿件 , 对敌军展开攻心战 ;

向台湾人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。组稿对象主要是在大陆的原国民党

军政人员、起义投诚人员、台湾同胞以及各行各业知名人士等。沈

浩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。这四人中 , 沈浩已年届不惑 , 张、杨、叶

三人年龄相仿。除沈浩之外 , 他们三人都是新近从基层调来的。叶

明慧是个女的 , 比张志远、杨怀早调来半年。四个人一个办公室。

办公室大约有 50 多平米 , 墙壁从上到下贴的是底色嫩黄、上绘绿

叶衬托水红色月季花的墙纸。四张办公桌分两边摆放 , 左侧第一个

靠阳台的是杨怀的办公桌 , 杨怀身后是沈浩 , 右侧第一个靠阳台的

是叶明慧 , 其后便是张志远。玻璃窗户和铁门外是一个没有封闭的

宽敞大阳台 , 站在阳台上 , 小院里的花草树木一览无余。

二

张志远回到办公室并没有马上整理稿件 , 他打开铁门 , 走到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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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上做了个深呼吸 , 眼睛不由自主地向隔壁 978 号看了一下 , 便匆

匆回到办公室。他拿起桌子上的稿件不经意地翻了一下。

“张干事 !”敌工处的干部除了正副处长之外 , 其他人的职务都

称“干事”。不过如同司令部的参谋一样 , 干事也是有大有小的。

像浦江军区这样的军一级机关 , 级别最高的干事是副团职 , 最低的

是排级。这个办公室的四个人 , 除了沈浩是正营级干事 , 其余三人

都是副连职干事。坐在张志远前面的叶明慧见张志远回到办公桌坐

下 , 回过头来轻轻地喊了他一声。

“什么事 ?”张志远抬起头来看着叶明慧。叶明慧用手捂住自己

的嘴巴 , 似乎不愿意让杨怀听到 , 不过杨怀还是听到了 , 他放下手

中的笔 , 将头侧过来看着张叶两人。叶明慧见状 , 不想再说下去。

这时沈浩已经修饰完毕 , 从卫生间走到自己的办公桌边。看着他们

三人说 :“你们在嘀咕什么 ?”杨怀嘴快抢着说道 :

“刚才叶明慧不知为什么喊张志远 , 我看了他们一下 , 他们就

不做声了。”

“没关系 , 说说看。”老沈面带微笑地看着叶明慧。

“其实也没什么。我见单副处长一上班就找小张谈话 , 我想问

问小张谈了些什么。”叶明慧已经说出了要问的内容 , 老沈和小杨

又都眼巴巴地看着张志远 , 张志远觉得这件事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

的。于是他便将今天中午开门让邹正刚女儿进到院内捡羽毛球 , 被

单副处长看到 , 单副处长找他谈话的情况扼要地说了一下。

“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? 我看也没有什么好谈的 !”叶明

慧一脸的不以为然。

“话可不能这样说嘛 ,邹正刚可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 ,人民解放

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,他的女儿对我们能有好感吗 ? 说不定啊 ,

他的女儿是来刺探我们这里虚实的呢 !”杨怀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。

“看你说得多玄乎 !”叶明慧有点儿忿忿不平。

“不是我说得玄乎 , 要不单副处长为什么要找小张谈话 ?”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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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把单副处长抬了出来。

“你算了吧 ! 不要拿了鸡毛当令箭 , 拔根红草当火吹 !”叶明慧

提高了嗓门。

“好了 , 好了 ! 事情已经过去了 , 就不要再说啦 !”老沈出来打

圆场 , 杨叶二人就停止了争论。

杨怀和叶明慧两人经常话不投机 , 除了老沈外 , 张志远是他俩

争取的对象。双方在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, 总希望小张加入自己一

边 , 共同向对方发难。但是张志远总是尽量避开他们之间的纷争 ,

不愿和他们搅和在一起。老沈在小杨和小叶发生争论的时候 , 往往

扮演着和事老角色。对他们争论的问题一般不予置评 , 这一次当然

也不例外。“你们把手头的事情抓紧处理一下 , 四点钟到军人俱乐

部听重要报告 !”“还有半个小时 !”老沈又补充了一下。说完他转

身进了卫生间。

每次上班以后开始办公之前 , 或者有什么集体活动 , 老沈都要

进卫生间梳妆打扮一番。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。老沈至今仍是独身

一人。父母早故。和处里的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 , 住在敌工处的宿

舍里。不过 , 别人是两人住一间 , 他是一人住一小间 , 这大概是领

导对他的照顾吧。据说他是江苏南京人 , 早年毕业于浦江震旦大

学 , 专业是英语。学成留校任教。50 年代初 ,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,

他应征入伍 , 在朝鲜志愿军总部任英语翻译。朝鲜战争结束 , 回国

后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工作 , 后调到福建前线做敌

军工作。1958 年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 , 有一天沈浩到我军前沿阵

地有事 , 金门蒋军一颗炮弹落到我军前沿阵地 , 在离沈浩不远处爆

炸 , 在炮弹爆炸的瞬间 , 一名炮兵排长将沈浩扑倒在地 , 沈浩得救

了 , 而那个排长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

沈浩的生命虽然保住 , 但脑子受到严重震荡 , 经过部队医院的

精心治疗 , 虽然基本康复 , 但多多少少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, 头脑

时有不适。为了照顾他的身体 , 在浦江军区成立敌工处时 , 将沈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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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福建前线调来此处工作。沈浩平时说话不多 , 言语谨慎 , 交际广

泛 , 待人接物谦恭有礼。他相当注重仪表修饰 , 他的头发总是梳理

得油光光的 , 皮鞋总是擦得亮闪闪的 , 穿着总是整整齐齐的。老沈

在卫生间的镜子前一边梳头一边催促 :“时间不早了我们走吧 !”说

着他从办公桌上拿了一份世界语杂志 《北京周报》, 站在办公室门

口等待 , 这是老沈的习惯 , 每次出门 , 他都要带上一份 《北京周

报》, 实际上他根本就不看。至于为什么不看也要带上 , 谁也说不

清。有一次张志远和他一道外出组稿 , 见他又带了 《北京周报》,

抓在手里 , 上下挤公共汽车实在不方便 , 张志远硬是向他要过来 ,

替他放在自己的手提包里。但是一下车 , 老沈还是将 《北京周报》

要了回去 , 依然是拿在手里。张志远有点奇怪 , 便问他道 :“老沈 ,

你干吗老喜欢把 《北京周报》 拿在手里 ?”老沈白了张志远一眼 ,

没做声。“每次外出你都这样拿着 , 不嫌麻烦吗 ?”张志远以为他没

听清又补充说道。“这是我个人的私事 , 与你无关 ! 这样的话 , 请

你今后不要再说了 !”张志远碰了钉子 , 以后再也不敢提了。他看

老沈今天手里又拿了那份熟悉的 《北京周报》, 赶紧将目光移开 ,

以免引起老沈的不快。老沈看他们三人都收拾得差不多了 , 便转身

向楼下走去。张杨叶简单收拾了一下 , 跟在老沈身后 , 走下楼梯。

楼下小院内 , 单副处长和三楼的人已经在等着。“动作快一

点 !”单副处长已经等得不耐烦 , 他打开大铁门 , 率先走出 , 其他

人不敢怠慢 , 紧随其后。他们一行搭乘公共汽车赶到军人俱乐部 ,

距离开会时间大约还有十多分钟。俱乐部的大操场上已经有不少

人。人们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闲聊 , 相互猜测会议的内容。

军人俱乐部坐落在浦江市南京路和北京路的交岔路口。它的东

侧是胶州路 , 胶州路再向东便是浦江军区机关所在地的高州路 ; 军

人俱乐部的西侧是浦江市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安国寺。这里高楼大厦

鳞次栉比 , 行人如织 , 摩肩接踵 ; 著名的浦江市第九百货商店和人

民公园就在安国寺周围。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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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军人俱乐部 , 它的功能不仅仅是为了军人的娱乐 , 这里除

了为军人们进行文艺演出和放电影等娱乐活动之外 , 还兼作军人们

开会听报告的场所。整个军人俱乐部占地约 300 多亩。作报告 , 看

演出的大会堂可以容纳一千多人 , 紧挨大会堂的是一个水泥大操

场 ; 和水泥操场相连接的是草坪。军人俱乐部四周被高大的围墙包

围着。一般人是进不来的。

三

开会的铃声响了 , 张志远和叶明慧赶紧进入会场 , 二人找了座

位坐在一起。眼光很自然地投向了主席台。首长们开始上主席台就

坐。中间坐的是浦江军区司令员邹汉林 , 左侧是政委李光宗 , 李光

宗身旁坐了位穿军装戴眼镜的陌生人 ; 接下来坐的才是副政委杨维

山、张伟、王宏生、孙寿亭 ; 右侧依次坐的是 : 副司令张力学、李

新来、胡战云、陈可发等。叶明慧指着那个穿军装的陌生人问张志

远 :“李政委旁边那位是谁 ? 我怎么没见过 ?”“不知道 ! 我也是第

一次见到。”张志远答道。

今天的会议由浦江军区政治部主任邢汉主持。

“大家坐坐好 , 现在开会 !”邢汉今天似乎有点激动 , 平时无论

开什么会他都是坐着的 , 今天却站着宣布开会。这个刑汉原来是南

方军区守备三师政治部主任 , 张志远在三师直属队时 , 邢汉经常给

他们直属队做报告 , 所以张志远对邢汉并不陌生。邢汉紧接着宣布

今天会议的内容 :“今天我们浦江军区机关排以上干部大会 , 主要

内容是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最新指示 ! 下面请

李光宗政委做传达 , 大家欢迎 !”

叶明慧听了邢汉宣布的会议内容 , 不由地吃了一惊 , 心想 , 又

要搞运动了 !

李光宗政委是个老红军 , 文革中 , 浦江军区机关造反 , 他经常

被造反派揪斗。他是 1935 年在江西苏区参加工农红军的。参军前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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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父母在家乡给他订下了一门亲事。来不及成亲 , 他便随部队出

发。长期的军旅生涯 , 无暇顾及家室 , 父母也在白色恐怖时被还乡

团杀害。至于那个未婚妻 , 也长期没有音信 , 不知所终。直到全国

解放后 , 他已经四十多岁了 , 才在领导的关心下 , 找了个比他小二

十多岁的爱人。为此造反派说他是陈世美 , 作为一条罪状 , 经常挨

斗。有一次 , 造反派把他老婆的两只高跟鞋 , 挂在他的脖子上 , 要

他用鼻子闻 , 舌头舔 , 还要他说“我是陈世美 , 真是不要脸 , 嫌弃

糟糠妻 , 把小婆鞋儿舔 !”从此 , 他对造反派没有一点好感。对上

面有关文革的指示、文件的贯彻 , 总是抱着消极的态度。今天他对

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 , 照本宣科 , 基本上没有作什么发

挥。文件读完之后 , 他指着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人说 :

“这位是中央文革小组派到我们浦江军区指导运动的中央文革

特派员柏良同志 , 有关这次运动如何搞 , 我们还是听听柏特派员的

意见。柏特派员从北京来 , 对上面的精神了解的比我们多 , 吃得比

我们透。下面请柏特派员做指示 , 大家欢迎 !”

李光宗表面上是对柏特派员尊重 , 内心却是另有想法 : 这次所

谓反击右倾翻案风 , 到头来还不是整我们这些老家伙 ! 哪次运动我

们不挨整 ? 运动搞好了 , 是你柏良指导有功 ; 要是搞得不好 , 中央

文革不满意 , 是我们领导贯彻不力。我们是猪八戒照镜子 , 里外都

不是人 ! 我何必瞎上劲 ? 再说中央文革为什么不派人到别的地方 ,

偏偏要派人到我们浦江军区 ? 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 , 明摆着的

吗 ? 就是对我们这些人不信任 ! 王洪文、张春桥都是浦江军区的政

委 , 他们为什么不来传达 ? 这不是故意要把我们推到风尖浪头上

吗 ? 我才不上这个当呢 ! 他心里的想法当然不会摆到脸上。

柏特派员见李光宗没谈浦江军区如何贯彻的意见 , 心中有点儿

不快 :“还是李政委先谈谈贯彻意见吧 !”

李光宗心想 , 这家伙真够损的 , 非逼我就范 , 我就是不上你的

圈套。他心想 , 今天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个柏特派员 , 看他戴的那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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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瓶底般厚的眼镜 , 就是个不小的知识分子 ! 这种人最爱面子 ; 对

付这种人办法就是一个字 : 捧。他郑重其事地对柏特派员道 :

“你是中央文革派来指导运动的 , 在我们眼里 , 你就是中央的

领导。在中央领导面前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? 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

做 , 听你的 !”李光宗这一番话 , 柏良听得从头到脚的舒服。但表

面上不得不客气一番 , 否则真的要是以中央领导自居 , 弄得不好 ,

吃不了也是要兜着走的 !

“哪里 , 哪里 ,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特派员 , 算什么中央领导 ?

不敢当 , 不敢当啊 !”他用左手推了推镜架 , 干咳了一声 , 清了清

嗓子。李光宗得意地瞟了柏良一眼 , 心想 : 你想让我上套 ? 没门 !

你还嫩了点 !

“既然李政委要我先说 , 我就先说两句吧。恭敬不如从命嘛 !”

柏良操一口浦江普通话 , 配以沙哑的嗓音 , 轻柔的语气 , 给人的感

觉他是一个大病初愈的人 , 显得有气无力。李光宗将话筒向柏良的

身边挪了挪 , 尽量靠他嘴巴近一些。柏良话锋一转 , 开始切入正

题 :“中央文革对这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, 是非常重视的 , 特地

派我来参加浦江军区的运动。这是中央文革对我们浦江军区的关

怀 , 是春桥、洪文政委对我们浦江军区的关怀”! 啪啪 , 啪啪 , 坐

在左右两侧的副司令张力学和副政委杨维山带头鼓起了掌 , 下面的

听众见台上鼓掌 , 也稀稀落落鼓起了掌。叶明慧刚才正和前排杨怀

争论着什么 , 没听清柏良说了些什么。见大家鼓掌 , 她有点不明所

以 , 便问张志远。张志远白了她一眼 , 没好气地说 : “这么重要的

讲话你都没听清 , 太不应该了 !”叶明慧见张志远不太愿说 , 也就

算了。柏良继续说道 :

“同志们哪 ! 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几年了 , 有些人表面上拥护 ,

实际上反对。”李光宗不由自主吃了一惊 , 心想 , 这小子是冲我们

浦江军区领导而发 , 还是泛泛而论 ? 不容他继续想下去 , 柏良又说

道 :“浦江市这个地方 , 一向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呵 , 请不要误会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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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这里所说的‘兵家’, 是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; 至于‘必争’

嘛 , 就是这两个阶级的斗争 !”究竟是臭知识分子 , 说起话来总喜

欢咬文嚼字的。司令员邹汉林暗暗骂道。接下去柏良又说道 :

“这里的阶级斗争一向错综复杂 , 十分激烈 ; 走资派还在走啊 !

部队有没有走资派 ? 是不是还在走 ? 很难说 !”

柏良虽然讲的是部队 , 没讲浦江军区 , 政委李光宗 , 司令邹汉

林 , 副政委张伟等这几个浦江军区的领导已经听得心惊肉跳 , 浑身

冒汗了。文革初期 , 这几个人被造反派揪斗 , 坐喷气式 , 戴高帽 ,

下跪 , 甚至打嘴巴 , 这些还都历历在目 , 想起来令人不寒而栗 ! 柏

良继续说道 :

“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, 枪杆子掌握在谁的手里

是个大问题 , 我这次来 , 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当面交待我 , 要我告

诉同志们 , 浦江军区问题不少 , 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揭开 ! 希望同

志们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指示精神 , 迅速行动起来 ,

深入揭批浦江军区的问题。同志们 ! 你们一定要在大是大非面前站

稳无产阶级立场啊 !”

邹、李、张三人都在擦汗 , 心想完了 , 大祸又要临头了 ! 副司

令张力学和李新来以及副政委杨维山却听得兴高采烈 , 眉飞色舞。

这三人中张力学、杨维山论资格比现任司令政委要老 , 他们二人任

现职的时候 , 现任司令政委都还在守备二师当师长和政委。文革初

期 , 浦江军区的老司令和老政委调任新职 , 张、李二人以为接班在

望。想不到中央军委将邹、李二人从师长政委的位子上越级提拔为

浦江军区的正职 , 对此 , 张李一直耿耿于怀。文革中部队军以上机

关搞运动 , 张李二人表现积极 , 主动起来揭批浦江军区的问题 , 和

造反派站在一起 , 受到造反派的拥护 , 同时也得到张春桥和王洪文

的赏识。当他们听说又要搞运动 , 揭浦江军区的问题 , 认为这对他

们来说 , 无疑是一次难得的机会。心想这一次要是能把邹、李挤

掉 , 司令政委的位子说不定就是我们的了。所以 , 张、李二人的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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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始终堆满了笑容。至于李新来 , 解放前家庭条件不错 , 参加革命

之前喝过几瓶墨水 , 写得一手好文章 , 有“才子”之称。他四十岁

不到就当上浦江军区副司令 , 副军级干部。不过他认为当副司令还

是屈就 , 凭他的才干当司令也绰绰有余。所以他对这个副司令的位

子是不满意的。他经常想着怎样才能上得更快一点。文革以来一些

暴发户的发迹 , 特别是王洪文的发迹 , 使他终于悟出了上得快的

“道理”: 得有后台 ! 俗话说得好 : 朝中无人不做官。要想做大官就

得有后台。他开始认准了这个“理”。但找谁作后台呢 ? 如今浦江

军区的司令政委是泥菩萨过河 , 自身难保 ; 即使是上级领导南方军

区的司令和政委还不是被造反派揪得到处藏吗 ? 看来他们都是靠不

住的。而现今当着浦江军区第一和第二政委的张春桥王洪文 , 可都

是通天的人。要是能得到他们的赏识 , 还愁将来不发迹吗 ? 于是他

在找机会向张、王靠拢。因此在运动中他很自然地就和得到张、王

赏识的张力学、杨维山搞到了一起。柏特派员今天的讲话 , 除了张

力学、杨维山鼓掌最多最响之外 , 就算是他了 !

四

当天晚上 , 敌工处全体集中 , 讨论如何贯彻中央文革指示精

神 , 揭开浦江军区所谓右倾翻案风的盖子。到会的除了全体在职干

部外 , 连已经离休多年的老干部罗群浩、徐平也饶有兴味地参加

了。在地方“支左”的李铁也被招回参加运动。单副处长首先亮开

了他的大嗓门 :

“同志们 ! 这次运动很重要 , 柏特派员讲得很清楚 , 走资派还

在走 , 浦江军区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揭开。这就要求我们迅速行动起

来 , 揭开浦江军区阶级斗争的盖子 , 把还在走的走资派揪出来 ! 下

面大家发言 , 谈谈个人如何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, 参加反击右倾翻案

风的斗争。”

单副处长讲话之后 , 大家纷纷发言表态。张志远第一个发言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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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爱对你说

这是他多年形成的习惯 , 不论大会小会 , 甚至于当战士时的班务

会 , 他都是第一个发言。政治学习如此 , 干工作也是这样 , 他样样

事情不愿拉在人后。他认定这样一个基本道理 : 他从一个农村知识

青年成长为一名解放军干部 , 是党的培养 , 毛泽东思想的哺育 , 要

不是党和毛主席 , 他至今只能在农村庄稼地里折腾。他心想 , 毛主

席发动文化大革命 , 就是为了打倒走资派 , 使我们党几十年浴血奋

斗取得的革命果实不至于得而复失。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好几年 ,

走资派居然还在走 , 他感到不可思议 ! 刚才单副处长的一番话 , 又

勾起了他的情绪。张志远激动得脸涨得通红。他说 :“‘文革’已经

搞了好几年 , 浦江军区阶级斗争的盖子竟然到现在没揭开 , 造反派

干啥去了 ? ⋯⋯”

“造反派干啥去了 ? 被赶出浦江军区了 ! 要不是造反派被复员

的复员 , 转业的转业 , 你又怎能进浦江军区机关 ? 这些造反派如果

还在浦江军区 , 部队还不乱得一团糟 ? 这样的军队还像个军队吗 ?

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仗 ?”

张志远吃了一惊。参加会议的所有的人都把吃惊的目光投向刚

才发言的人 ! 原来 , 刚才说这番话的是已经离休三年多的敌工处原

副处长徐平 !

徐平年龄并不老 , 不过六十一岁。但他的资格很老 , 是抗日战

争时期参加革命的。在战争年代 , 他作战勇敢 , 出生入死 , 先后荣

立大小战功十多次 , 负伤七次 ,“死过”三次。第一次是在 1944 年

5 月 , 他在八路军 120 师一个连队当班长 , 在山西吕梁山区一次反

围剿战斗中 , 他所在的连和日军一个中队、伪军一个大队发生了一

场遭遇战。他们连队只有七十多人 , 而日伪军却有四百多人 , 他们

子弹打光了 , 人员也伤亡了一大半。最后敌人围上来想抓活的。战

士们上好刺刀 , 跃出战壕 , 和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。在

格斗中徐平用刺刀一连捅死了三个敌人 , 不提防被敌人从身后偷

袭。偷袭的敌人用枪托砸中徐平的头部 , 徐平当即倒地不起。敌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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